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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郑小驴，本名郑朋，１９８６年出生于湖南隆回。曾任《大家》《文学界》编辑，现就职于海南省
作家协会和《天涯》杂志社。２００７年开始尝试小说写作并发表，至今已在《收获》《十月》《人民文学》《花
城》《山花》《南方周末》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

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选载，入选多种权威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西洲曲》，小说集

《１９２１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蚁王》，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了》等。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
说奖、毛泽东文学奖、湖南青年文学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等奖项。长篇

处女作《西洲曲》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２０１３）。其作品得到韩少功、残雪、毕飞宇
等众多名家好评，系评论界公认的８０后重要作家之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位实力文学青年的创作，
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郑小驴专辑”，特邀请山东师范大学张丽军教授、西南大学熊辉教授、湖南师

范大学刘长华博士等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小说予以深入解读和论析，以确实增加和推进我们对郑

小驴这样一个“８０后”重要作家的认知和了解。（主持人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长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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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小驴小说中充分地书写了“和解”难题，总体表达了主体性与世界的分裂，其主要表现为：人际之间的心灵难以
沟通，作为农村人共同的价值支柱———鬼魅崇信正在瓦解，个体在“无名”场域中的抗争之无效。其基于作者的生命体验，与

文学史的血脉相连，具有思想史的深度，并由此显示出作者良好的诗学意向和创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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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长华（１９７８－），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杜　凯（１９８９－），男，四川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影视批评与创作。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总第１０６期）

　　这些年来，“８０后写作”业已被固化成一个文

学史范畴，其所指称的意义内蕴是明确与昭然的。

毋庸讳言，“暴力书写”“血腥意象”等自是题中之

义并几成人们指责这一文学群体或文学现象的口

实之一。诚然，８０年代中期出生的郑小驴也涉足

过相关的题材与情节，譬如《赞美诗》《蚁王》《大

罪》等等。但，以我观之，它们已经与通常的“荷尔

蒙诱因”相去甚远或者说是对其实现了极大的超

越，与其他相关的作品一道被统摄在“和解难题”之

下，担负起作者对主体性与外在世界难以弥合这一

沉重思考之职责。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探询自不待

言既是亘古以来的文学主题，更是哲学母题，随着

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勃兴，海德格尔、萨特、梅洛 －

庞蒂、马塞尔等在上面倾心耕耘，成果迭出。我不

认为郑小驴与海氏等人的文本产品有着怎样程度

上的交集，但这不妨碍他以体验的方式道出个人在

生存论上的创见，并由是透射出作者不同凡响的思

想穿透力和在主题挖掘上的深度。总揽起来，郑小

驴在“和解难题”上的体验与思考大致有如下几个

方面的体现。

一

“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曰界”，人文视域下

的世界是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板块组成。郑

小驴在《少儿不宜》等作品中对原本和谐旖旎的自

然环境与钟灵毓秀的温泉被商品经济鲸吞蚕食、

“伤风败俗”、糟蹋不堪深表忧患。自不待言这也是

主体性与世界分裂的表现之一，它正与小说中的一

个细节———主人公“游离”在破庙中与“蛇”相安共

处，即两块还不曾污染的心灵处女地形成鲜明对

比。但他断断不忘将目光聚焦在人文和社会之中。

“和解”难题在其小说表露出最为明显、最为直捷的

精神形态就是人际之间的心灵难以沟通。

１．伦理关系的僵硬失和。“伦理是一种客观的

自然法则，是有关人类关系（尤其以姻亲关系为重

心）的自然法则”［１］，确乎“伦理”更侧重于“姻亲关

系”，这是它与“道德”的一大区别。在“亲亲”的文

化语境中，“伦理”失和是大逆不道的。“五四”对

“伦理”大加棒槌，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抨击，这

可谓是最大也是唯一的缘由和表现，尽管上演的是

“父子冲突”“婆媳矛盾”“兄弟情仇”……郑小驴小

说中的伦理关系失和有缘于两代人观念抵牾的，但

更有出于他因的，情感撕裂的图景庶几无处不在，

一如海德尔格所谓的“烦”“畏”令“此在”无处遁

逃［２］。《没伞的孩子跑得快》中的“父亲”对“叔叔”

的愤懑，《少儿不宜》中的“伯伯”对“堂哥”的“恨铁

不成钢”流溢出的是双方视高考作为改写命运的工

具还是作为价值依托的意见相左，折射出附赘在当

下教育制度身上的“罪与罚”。《等待掘井人》中讲

述了农民阙国清身上由于被赂上“出身不好”的阶

级印痕而吃尽苦头、备受欺凌，这是因为他父亲被

抓为壮丁并最后和国民党政府一道溃退到了台湾。

阙国清对乃父心生怨怼，小说中直抒胸臆：“阙国清

恨他父亲简直恨入了骨”，就是垂暮之年的父亲终

究叶落归根，回到他身边，在情感上、在经济上百般

补偿与救赎，都难以销殒那些不平之气。肇造仇雠

的帮凶有一言难尽的历史、无常的命运，但罪魁祸

首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生存语境和思维模式莫属。

小说隐喻这种隔阂、这种情感的焦渴到了上天都无

法缝补和滋润的地步。《飞利浦牌剃须刀》中的儿

子杜渊怨恨父亲杜怀民以至于发展到两人拳脚相

加，咎其因由便是儿子埋汰父亲无能给他买起婚

房。“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

的不幸”，种种伦理关系失和不言而喻在郑小驴笔

下无法一一呈现出来，但上述足以昭示出亲情的裂

变、人性的蜕化在当下已经昭然若揭。亲人之间都

无从沟通，源自天然的血缘关系被无情地割斩，意

味着人之共性的稀薄和阙如，剩下来的当然只有孤

独、异化、蜕退。难怪乎，秋红（《入秋》）面临着被

养父强暴时，她由衷地感慨：“她不知道该往哪走，

这个世界上又还有谁该值得她信任。”

２．他人的世界进不去。伦理是从与主体有着

血亲关系的人那里切入的，没有这层关系的他人世

界在郑小驴的笔下是完全进不去。在某种程度上

它们有延宕着卡夫卡的《城堡》、安部公房的《墙》

等精神血脉的意味。《赞美诗》被不少评论者看好，

也是郑小驴这一类主题作品中的佼佼者。小说中

的“他”与“她”素不相识，意外地成为合租同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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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男寡女。同在一个屋檐下，“他”生性自卑，由自

卑而自持，“他总觉得，她和她们有些不一样，给人

一种清新脱俗，干净透彻感。他喜欢这种与众不同

的异质，仿佛为他而存在”，“她”简直就是一首赞

美诗，令“他”灵魂飞升。两人就保持着距离、互不

干涉，“他”从距离中获得无与伦比的美好遐想和精

神净化。在“她”熟睡之际，“他”闯入“她”的房间，

“她”的淡定和无暇让他“思无邪”，“她的裸露部分

让他产生了不可遏抑的罪恶感。他为自己的卑湿

感到羞愧”，让“他”只能心无旁骛地做着一个守护

神。“他”的“守护”竟然“医治”好了“她”的“失

眠”。这一切成为带有生理残缺的“他”在生活中

努力找寻到生存的理由。“她”是“他”心目中的女

神，然而，当“他”偷听到“她”在背后道出“他”在

“她”心目中的形象和毫不留情指出“他”的身体缺

陷时，“他”被打回原形了，掉入尊严的冰窟之

中———“她陌生得让他怀疑自己从未见过她。她和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切不过是幻觉”。

说得多么透彻———“她和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人”，确乎“他”就是“她”内心世界的“外省人”，留

给他的只有假象，这就是反讽。与《赞美诗》异曲同

工的《和九月说再见》，人如其名的女主人公瓦蓝对

自己痴心相恋的男友钟楚独自干了那么多令人咂

舌以至于羞于见人的事情毫不知情，钟楚作为“青

青子矜”的大学生其内心已是复杂莫测得到了匪夷

所思之地步。《枪声》中的公安老郑明白自己被郑

时通愚弄后，发出感慨：“我以为我是最懂他的人呢

……他娘的这世界谁也不可能懂谁”，并向小娄怒

吼道：“你懂我吗？你懂我吗！？”这同样是注解，到

了令作者不能不代言的地步。《秋天的杀戮》中的

“博”同样让人看不懂，故事虽然是在写史但更在

讽今。

３．对于别人的“证求”不以为然。人本主义心

理学之父罗杰斯认为，“真实”“接受”和“移情性理

解”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三大条件［３］，进而才

能自我确证、自我实现。问题是在当下，这些条件

都一一沦陷，所以现下就信任危机泛滥，孤独个体

就此蔓延。人际关系的恶化是与自我的证明和寻

求理解互为表里、呈恶性循环的，这点弗洛姆也有

同感。郑小驴笔下的老李《石门》在某些行为上就

和这些心理学观点相当共鸣，其标题“石门”笔者认

为其寓意心扉封闭、难以敞开自我。老李曾上演过

非常态的“爱的神话”，他和阿莲的爱恋跨越了国

界，跨越了世俗是非，也跨越了生死。老李在战场

上不是出生入死的英雄，但他为了“人鬼情未了”，

却主动踩踏地雷，以除阴阳两隔，他是在用生命诠

释“爱”的本义。人没有死成却落下了终生残疾。

他并不甘心，他与阿莲举行了“冥婚”，让阿莲来陪

伴着灵魂孤独的他。老李的这一“英雄”事迹起初

令人动容，也给了当下那种建立在金钱物质等基石

其实脆弱不堪的爱情一记讽刺。问题是老李在有

过不轨的举动之后，无论老李怎么自诉身世和寻求

人们的同情与理解，人们再都难以相信他了，判定

他是鬼话连篇。孤独中的老李只好采取自我安慰、

自我欺骗的手段来解救自我的封闭与凄然。因此

整个过程就滑入恶性循环的陷阱之中，老李失掉本

有的生存轨道。他越想向人家证明点什么，得到的

是更大的不被信任。与《石门》堪称姊妹篇的是

《让所有的猪都活着》。该小说中的“姑父”本是警

察因涉嫌刑审过当，由于心生忏悔和戒意，脱离岗

位并落下心理障碍。后来面对别人的挑衅，他都不

敢正当防卫，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亮出自己的警察身

份，希望能起到警示作用，但效果适得其反，他越是

强调自己是警察，别人越是觉得他是胡说八道、以

谎言来行骗和壮胆，最后逼着“姑父”不得不再次就

范———动粗。

二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郑小驴小说中的鬼魅叙

事是比较丰沛发达的［４］。大家注意到郑小驴小说

与鬼魅叙事的联姻很大程度上是由巫楚文化、梅山

文化的撮合使然。巫楚文化信奉鬼神，这是它的特

色和魅力，表现出难以遏抑的生命冲创力，不能将

其简单地归纳在“赋魅思潮”之列。郑小驴说他自

己见过鬼，在一次访谈录中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见到

过鬼的情形。［５］在其描述中，鬼不但不可怕，似乎还

挺慈爱的。鬼魅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是深沉的并有

着非同寻常的寄寓。确乎，鬼魅在巫楚文化中起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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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宗教或原始宗教的效用，作为一种信仰，它以价

值体系方式的存在，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与自

然的矛盾，也部分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非常

态的方式起着承担一些人的精神支柱之作用。这

也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在于 ２０世纪同样是一个

“祛魅”［６］的时代，在功利主义、所谓科学与理性、

非常态的人文语境高歌猛进的大潮中，鬼魅信仰的

价值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一如《少儿不宜》中的

“游离”一把大火烧掉了“南岳庙”那样；而另一方

面社会病患和心灵困惑骤增起来，“和解难题”自在

兹列。

１．迷信科学与“祛魅”之间的困惑。当代“祛

魅”的最强的动力是科学和理性。科学和理性所释

放出无与伦比的能量与它们一往无前、君临天下的

精神姿态，导致人们对科学产生新的崇拜。但无论

从逻辑还是实践而言，科学都不是万能的。启蒙主

义者的鲁迅曾在《科学史教篇》《破恶声论》等就明

言过，所以他最后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７］。

在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上，郑小驴是有着强烈的

生命体验的，他对科学是存疑的。在他看来，科学

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一把利剑，问题是它极

有可能成了双刃剑，给人与自然关系上带来新的矛

盾和困惑。在《等待掘井人》中，作者藉助小说人物

阙国清之口说到：“现在的人都不信神信鬼，都只信

自己，这一世过好就好。”该小说安排了一个故事背

景，即“石门”处于空前大旱之中。“算命的李瞎子

曾说，石门之所以大旱，是因为这地方的风水被人

破坏掉了”，“风水”观念是与鬼神崇拜相连。大旱

的原因果真如此吗？果真如此。其理由就在于由

于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不惜伸手向大自然索

取。阙国清家安装了空调和冰箱等现代科技产品，

以这些来消暑避夏。而这些科技产品恰是需要以

水发电来支撑，科技产品所耗排出的热气热量定会

加剧整个气候升高、旱情升级的。所以，“等待掘井

人”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在竞相开发地下水资源，都

是以“负性”对抗“负性”的思维方式展开，整个本

是“顺其自然”的生态链条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不

正是“风水遭破坏”的表征？科学与自然之间的

“和解难题”，大约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曾指出的“深

渊意识”的具象之一。小说“残忍”地设计阙国清

去死，医学再发达也不能最终解决生命中的一些问

题。“赋魅”建立在对自然有所敬畏的之上，建立在

人与自然相安共存之上；亦大约正是出于作者这种

意识，《大罪》中小马吓唬那些抓泥鳅小孩的话是

“水稻田有鬼”，《枪声》中打猎的郑时通死在闹鬼

的“猫耳朵”茶山里。

２．人性裂变与“鬼气”附体的胶着。郑小驴的

写作青春期并不拒绝与生理青春期同步，作品总回

响着初涉人世者对世界的复杂性和莫名状的讶异、

领悟甚至无奈感。《弥天》中写道“我”偷吸旱烟：

“那是一种世界上最醉人的味道，令人麻木不醒。

我的脑海中空白一片，晃晃悠悠穿过陌生的阁楼长

廊，有一种声音悄悄地提醒着我，瞧，世界就是这个

鬼样子。”从中是道出他对“鬼”与“醉”之间关系的

理解，此“醉”可诂为复杂与茫然等，表达了青年人

常有的那种心理状况。现代社会莅临，科学与理性

大行其道，“鬼魅”被日趋挤兑，人们不再奉信，正如

郑小驴在《最后一个道士》《蛮荒》中以悲怆的笔调

所叙述到的；与之相反相成的是，人性却变得让人

难以捉摸起来，甚至荒诞透顶到了正如上文中所分

析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在郑小驴看来，这正是“鬼

气”附体之时，从而显现出思想深度和对生理年龄

的精神超越。文化上“祛魅”与心灵上的“赋魅”胶

着，压夹在中间的正是“和解难题”。《枪声》凝聚

了这一环节上的思考，小说在结尾部分写到：“小娄

本是不怕鬼的”，确乎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

一个逻辑推断训练有素的警察而言，一切本应如

此。问题的是郑时通表面上光鲜正常，但他逼着别

人睡他的妻子，他在想别人给他圈套，他犯有家暴

……总而言之，他整个人生的背面是荒诞不经、莫

名其妙的，所以情同手足的老郑最后感慨系之：“他

说我是他唯一的朋友的……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而警察老郑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说自己对女性毫无兴趣了，却又在和人家偷情。

对于这些谜团，小说从中给出的解释就是撞鬼、鬼

魂附体了。周遭一切如此扑朔迷离，小娄“感觉到

一股从未有过的陌生感从心底流过”，张开颤抖的

眼睛，似乎真有鬼影幢幢了。多一份对“鬼魅”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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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内心就简单一份和踏实一份；内心多一份复杂，

“鬼魅”就多一份附体，搅得你心神不安。问题是现

代人的复杂多方、裂变扭曲已成常态。

３．珍爱生命与崇信“鬼魅”错位。生命与“鬼

魅”从字面来看势不两立的，种种关于“鬼魅”勾

魂、吃人的想象与传说一路流传明证了这点，人们

崇信“鬼魅”，就是希冀藉以保全生命，“崇信”是生

命与“鬼魅”之间的润滑剂，起了调和作用。但在某

些特殊语境下，珍爱生命与崇信的“鬼魅”之间脱

节。不言而喻，个中的责任无疑就是要由语境来承

担了。在郑小驴的文学世界里，这个语境就是计划

生育。计划生育是郑小驴的重要写作题材，诸如

《我略知一二》《入秋》等多篇小说均有涉足。《鬼

节》更是集珍爱生命、崇信“鬼魅”、计划生育等三

位一体予以思考的结晶。“鬼节”按照湘西南农村

的风俗是农历７月半，祖宗鬼魅回家，活人子孙就

得烧纸衣纸钱来祭祀，祈求祖宗保佑。在这个节前

节后，到处笼罩着一派神秘诡谲的气氛。小说中的

“母亲”梦见自己和死人在抢东西了，担心自己老命

不长了。于是乎更心急火燎地请道士给自己做法

事。而正是这个时候，负责计划生育的村支书八伯

闻到了风声，得知“我”大姐已经“非法”身怀有孕，

他便像幽灵一般地闪忽出入在“我”家里外，并似乎

藉此要挟“二姐”和“母亲”与他家成婚，他才是真

正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心怀不轨的“活鬼”。如此一

来，“大姐”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躲”计划生

育，以至于最后“躲”到地窖了。“大姐”在地窖与

蜈蚣作伴、与缺氧为伍，受尽磨难，最终几乎葬送生

命，流产了。一个不曾见天日的生命就在鬼节中被

死亡带走了，成为新鬼。信奉鬼魅的“母亲”没能如

愿———保全外孙的生命，这与鬼神崇拜的本旨背道

而驰。说到底，根本原因就在于“鬼”不再是阴间

的，恰是那些别有用心、心术不正的“活鬼”利用极

其不正常的语境，糟蹋人们的信仰，也扼杀人们的

生命。这种“人”“鬼”颠倒的世相无疑只能导向

“和解难题”的不归之路。

三

鲁迅通过自己独到的生命直觉，发现了“无物

之阵”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独有奥秘。它“分明

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

就分不清友和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

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这就是‘无物之

阵’”［８］。这是一种“荒诞”意识，也是一种深渊体

验，与存在主义哲学是有着深刻的精神共振。与这

种意识和体验十分近邻的是，郑小驴也是深刻地感

受到了个体在“无名”即难以名状、难以把握的场域

中的无能与无奈。个体可能有所抗争，当最终往往

是无效，以悲剧性地收场，要不是被迫归顺，要不是

直接被吞噬消弭。个体抗争当然是对“和解”反动，

但它的根本意向是对主体的捍卫和葆全。而这种

抗争的无效则更是“和解难题”的衍射和深化，对某

一具体的主体残忍地剥夺和残杀，事实上这才是最

难愈合的鸿沟。这类主题在残雪的《民工团》等作

品中也有所表现。

１．“生活在别处”的希冀与幻灭。列维那斯曾

说过：“我们在厌倦中怀念着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

希望逃离存在本身”［９］，当下种种以生存体验为基

础的存在的确令人们想逃离。这种体验也令捷克

作家昆德拉写下了《生活在别处》的经典。逃离主

题在郑小驴小说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不少小说的主

人公甚至都以“宿离”（谐音“疏离”）“游离”等为

命名。《没伞的孩子跑得快》中的“宿离”厌倦了父

亲以及他周围的庸俗势力的生活环境，叔父的人格

理想令她神往，她付诸逃离，但最终被收领回。“游

离”（《少儿不宜》）和“宿离”所面临的生活环境还

要复杂，高考、孤独、红灯区、父亲的责骂、网吧、物

质诱惑等构成了他的生存，逃离是他本能性的选

择，最后他放弃目下的一切，去深圳打工，从而印证

着他先前的一席话：“我想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和尚

儿……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用去想，就这么晃荡

来，晃荡去。”而实际情况是，他“去投靠溜子那位靠

卖六合彩坐庄的表兄”，寓意此番逃离绝非是“换了

人间”。郑小驴对“生活在别处”的集中性描述与

思考便是《可悲的第一人称》。坦言之，该作品是浸

染过《鲁滨孙漂游记》《瓦尔登湖》等“梦土”色彩

的，也是士人“桃源”情结的吐露。在这片南陲之地

上，“我”自食其力，刀耕火种，在不曾开垦的处女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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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由呼吸着远离都市文明的新鲜空气，逐渐淡忘

那些痛苦的记忆———因无力在城市里购房和安顿

家业，不得不与女友堕胎和分手等。这是“逃离”之

后的新生，当然在这片无人区里“我”也是遭遇过生

活的荒凉、物质的匮乏、死亡的威胁。没想到护士

小乌居然找到了“我”，解救了“我”的生命和危机。

两人在这个世界里重新点燃起新生活的曙光，但小

乌慢慢就无法忍受这停留在“原始时代的生活”，

“她”重新回到北京。尽管“我”誓言：“死我也要死

在这里，死在我的地里。这儿是我最后的阵地，是

我的战场。我了无牵挂，坦坦荡荡。那些财富，信

仰和爱情以及尊严，在这场百年难遇的大雪面前，

贱得像个婊子”，但问题是信基督教的小乌怀上了

“我”的小孩。“基督教”、丈夫身份、为父责任等因

子将“我”拉回现世的“烦忙”之中去。“生活在别

处”化为泡影。

２．守望沦为绝唱。通常意义下的守望是对从

众心理的抵抗，是对理想的坚守，是对自我个性的

捍卫。这个过程是艰难困苦的，这种姿态本身是拒

绝“和解”的，但这种守望最终坍塌下来，被裹挟在

“平均化”的洪流之中，这正如上文中所说的将形成

一个更大的难题。《最后的一个道士》中的道士老

铁离群索居，不从流俗，用自己的清苦在书写着对

民间宗教的坚信和传承，他收留了子春作徒弟，子

春悟性很高，是传承衣钵的不二人选。老铁对此寄

寓很高。但子春在岁月的催熟下，选择了下山去遥

远的西北当兵，起初还与老铁鸿雁往来，老铁望眼

欲穿，总期冀子春早日归来，再造慧根。后来音讯

渐稀，子春退伍后，直抵沿海地区以打工为生，彻底

斩断了老铁最后一丝幻想。老铁是在用自己的信

仰与功利主义、世俗人生作抗争，子春是他的全部

希望所在，但最终等来只是一场空无，充满反讽意

味。此乃当下的某种象征和真实写照，笼罩着几分

凄凉和几分悲壮。这种守望还表现在《１９２１年的

童谣》中的陈云青老人身上。虽然这是一篇“新历

史叙事”，但从中所表达作者的创作理念完全是当

下的。祖母陈云青气质蕙兰，吟诗作赋，内心高洁。

她是有自己的爱情理想和生命追求的。但时运不

济，由父母之命，首先是嫁个一个田姓人家，田姓男

人不能识文断字，天生大老粗，两人毫无沟通可言，

祖母的那些衷肠和孤独无处诉说，唯有付诸泪花点

点的诗词，两人还不曾留下子嗣。祖母在建国后改

嫁“我”祖父，祖父虽然聪慧，但心性浪荡，他的聪明

才智都只属于草根文化，祖母的“雅”与祖父的

“俗”依然风牛马不相及，祖母内心之哀苦依然得续

写。虽然膝下有了儿女，但遭遇到了“文化大革

命”，她受尽凌辱甚至来自亲生的儿子。祖母内心

的超凡脱俗只能在自缢中获得永恒。那些字字珠

玑、句句令人动容的诗词表达和见证着“祖母”对生

命的守望，但只能化成“此恨绵绵无绝期”。《弥

天》的“爷爷”和《赞美诗》中的“他”在某种程度都

与“祖母”有着精神血缘，其结局也惊人的相似。

３．“恶”众对主体直接性地“围猎”。鲁迅笔下

的“看客”“庸众”是构成“无物之阵”的重要资源，

他们好像是具体的但在本质上绝非如此，因为他们

具有“穿越时空”的禀性，因为他们更是一种文化习

惯的凝结和具化。郑小驴笔下的“恶”众大约也有

如此特点。《大罪》中的小马身为一个警察，本应享

受体制带给他的恩惠，其人也是一身正气，但他最

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燃烧起怒火，杀了人也自

杀，诠释了一场“大罪”，但“大罪”的真正罪魁祸首

是谁呢？值得追询和深思。警察小马这种“以暴力

追讨正义”的缘由是出于一个场域：工资收入与工

作强度成反比、房价奇高与廉价拆迁相向、女友分

手与无力购买同源、校长贪腐与学校混乱一致等等

构成了置身其中令人生不如死的“软陷阱”，众人都

像头头看似无形实则有力的恶狼在围盯着他。暴

力抑或是杀出重围的突破口，显然这种“和解”是别

无选择的，更是恶化版的。《青灯行》《蚁王》等则

描述了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所遭遇不良环境，这些

环境就是就制造问题少年的温床，譬如小马出于良

知和江湖义气，找到杀害哥们独生子的凶手了，没

想到这个豪不起眼的小孩竟然嗜杀成性，把小马击

倒再地，其杀人的理由很简单———“老子还未满十

四岁，杀人不犯法”。在作者看来，法律在这里也成

了帮凶与教唆。《让所有猪都活着》在我看来就是

作者基于对一个强者、一个健康的主体被来自外界

的冷暴力胁迫而导致心理病变的体验和想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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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华，杜　凯：“和解”难题与郑小驴的小说

企图用暴力使这些天真孤傲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

改变一切的年轻人屈服”，“以暴制暴”道出了身为

警察的姑父的想法，也是道出了年轻人的普遍心

理，更是道出了整个社会的潜意识和显意识。问题

是“以暴制暴”并不能“让谁屈服谁”，“姑父”失败

了，或许这仅仅能吓唬小孩而言。四处充满肉体和

精神的“暴力”，四处都是以“暴力”反“暴力”，每个

人都活着这个“暴力”的中间。

海德格尔认为，人为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斗争，

“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

程”［１０］；马塞尔指出，造成人们相互隔离的原因是

“抽象的观念”和“对象化”［１１］等等，存在主义把关

于“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推入到了西方思想

史中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郑小驴作为成长起来

的８０年一代，在生存道路上历经过计划生育、农村

留守、城市膨胀与高房价、就业难等等，使得他深刻

地体悟到了“主体”与“世界”难以“和解”的问题。

所以，在他笔下表现出来的世界其分裂是全方位、

多层次的，表达出他对“主体”非常态的忧思，正如

他自己所言：“那一刻，我和世界的所有不快，通过

写作都达成了和解”。［１２］在这点上，郑小驴不自觉

或下意识地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碰撞出了火花，这

也是他对文学史血脉的承接，因此表现良好的诗学

意向和创作前景。这已然无法用“暴力写作”去涵

盖其特质，他已经不属于他同时代的文学，他的小

说是当下国人生存状态的一面鉴镜。当然，郑小驴

强调的“世界”是与“主体”或“个体”对立的，这不

同于存在主义所标示出的“主体”，是在“世界”中

的“主体”，凸显承担意识。但不必苛求，毕竟他还

年轻，毕竟他只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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